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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雁

“魅力导师”

在1978年我成为研究生时，兰州大学历史

系老教授赵俪生先生在“狭义”上并不是我的导

师，他的嫡传弟子是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那

“七只九斤黄”（“九斤黄”是当时知名的优良

品种，赵先生曾以爱犊之心把他“文革”后首次

招的7名研究生喻为“七只九斤黄”，以示对这

些可造之才的厚望，一时传为名言）（编者注：

杨善群、白文固、霍俊江、马明达、葛金芳、杨

木、秦晖7人），但是当时我们世界史方向的4个

研究生都选过他的课，因此从“广义”上我也可

以算作赵先生的学生。

赵先生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第一号领军人

物，在我们还没有进校时就已有耳闻。中国当代

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文革”前从北大校长任上被

“贬谪”西北就任兰大校长时，曾亲自带领崔乃

夫、丁桂林等副校长连续听了先生两年的中国通

史课，最后的评价是，“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

享受”。当时历史系只有赵先生一人可以开出从

“原始社会”到 “鸦片战争”的“大通史”。诸

如此类的“段子”在同学们中间早就传开了，于

是为得以见“真神”，跟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学都

选了赵先生的课。所以每次先生上课都要提前去

占座位，否则堂堂爆棚的教室是进不去的。赵先

生风度极佳，洒脱俊朗，典型的“山东大汉”，

一米八几的个头，年轻的时候准是一“美男

子”，而老年时的满头银发更透着风采，尤其是

上课时的“台风”真是没得说，干净的白衬衣系

在银灰色西装裤里面，既简洁明快又十分郑重，

也就是如今人们所说的“十分出镜”，而且讲课

时声如洪钟，山东味的普通话幽默诙谐，生僻的

古文献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合辙押韵，最重要

的是内容“抓”人。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们的知识都相当

贫乏，无非也就读过范文澜、郭沫若等几个人各

自主编的几部“中国通史”，所谓的历史知识不

过是死记硬背了一些不能有机组合的“碎片”而

已。

唯独赵先生上课不同，他讲的事件是以鲜

活的人物串联起来立体和可感觉的东西，而且

不拿什么讲义，似乎一切都烂熟在心。听着先

生纵横几千年的演讲，逻辑关系紧密、史论结

合、环环相扣，听到入神处经常忘了记笔记，

常常是一节课没感觉就听到了下课铃声。先生

上课时极投入，常常达到忘我的地步，一堂课

下来整个背部都被汗湿透了，你会感到他深深

陶醉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先感动自己，然

后感动听众。

听他的课时我脑子总会闪过一个风马牛不相

及的名词：很像京剧舞台上的“威武大将军”。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说：“听了赵先生的课我

会爱上赵先生、爱上中国史的。”我们私下里都

称先生为“最有魅力的导师”，我认为这是我这

一辈子听过的最精彩的课。

“五绝”教授赵俪生

赵俪生（1917~2007年）

山东安丘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早年投身革命，中年转入学术

研究。他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等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

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对西北之学、地方史、边疆史、顾炎武研究、蒲松龄研究等皆有涉猎。

赵俪生以其曲折的经历、独特的个性、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执著的追求，成为当今时代逸

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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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绝”教授

后来我们总结了赵先生上课有“五绝”：

一绝是板书，二绝是文献，三绝是外语，四绝

是理论，五绝是博而通。这几大因素综合在一

起，才能驰骋史域如入无人之境。

先说“板书”，赵先生上课时的板书量

很大，专有名词、人名、地名、征引的文献、

历史地理地形图、甚至有些人物肖像，讲到写

到，常常是话音刚落粉笔头落地，几乎是同时

完成，又快又好，有图有画有重点，每一黑板

都是一件艺术品，先生的书法在史学界是颇有

名气的，找他求字的不在少数。试想我们一堂

课要看几黑板的“书法作品”那是什么样的享

受。这也就是我们这头一届有此眼福。以后先

开始是他那“七只九斤黄”中一人上去替先生

擦黑板，后来就改为先生在前面站着讲，几大

弟子轮流上去板书。这可是个很考验人的硬功

夫，凡内容涉及到的需要板书的必须跟着先

生的思维走，功底好的师兄把能替赵先生板书

作为一种荣耀。这种课煞是好看，先生讲得精

彩，弟子板书如行云流水，有点像将军指挥作

战参谋布沙盘一样。而赵先生上课旁征博引，

又常常没有讲义，中国史上的名词生僻的字又

多，有些助教都未必跟得上。记得有一次在阶

梯教室上大课，先生在前面闭着眼睛讲得完全

进入了角色，却感到下面有不停的骚动，回头

一看，负责板书的助教写了错别字，擦了写又

错再擦了写还不对，最后还是一“嫡系弟子”

赶快跳上去救了场。

二绝是征引文献，凡是在历史系上过史

料学和古文献课的人都知道，古文献可以称作

“中文里的外文”，它的断句、诵读、解释

里面学问大老鼻子了，在我们这些学世界史

的学生看来甚至比外语还难，我实在惊讶先生

何以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大珠小珠落玉盘，不

打半点磕巴。后来从先生那里得知，他的真功

夫一是得自于“家学渊源”，其父当过秀才的

赵老先生自他幼年就为他编写《集腋成裘》，

要求达到倒背如流。二是得自于在清华大学

读外语系期间听了闻一多先生开的四门课：

《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

神话》和杨树达先生的《训诂学》，从此踏上

文献学的门径。三是在当“右派”期间在资料

室整理卡片时的学养积累。有此三得，多少文

献早已烂熟于心，所以脱口而出并不是什么难

事。现在想来老辈们的“童子功”我等望尘莫

及，在“快餐文化”流行的当下及以后怕也少

有这样的大师了。

三绝是外语，我是从外语系“弃农经商”

考入历史系的，外语系里外语好的人有的是，

按理说不该有什么大惊小怪。可是在历史系

就不同了，即使搞世界史的老师，多年不用外

语，在“文革”刚结束的当时也没有和外界

的交流，口语好的人实在是不多。全校研究生

赵俪生与弟子，前排中为赵俪生，左二为秦晖 赵俪生与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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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语教学还徘徊在《许国

璋英语》第二册，大家几乎

都是哑巴英语，而一个中国

史的老先生，不但时常有英

文板书，而且动辄就来几句

标准的很绅士的伦敦英语，

不像现在的“海龟”为了显

摆成心地汉语夹着英语说，

赵先生常是恰到好处提示一

下，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可

真是领了风气之先，叫我们

大开眼界。其实我也知道先

生在清华读的就是英语，还

有译著发表，这点随口的标

注不过是小菜一碟。先生在

课堂上还提到受雷海宗先生

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雷海宗。当时给我的一个很

重要的启示是搞中国史外语

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更何

况我们学世界史的。

四 绝 是 理 论 ， 我 选 先

生的两门课分别是《中国古

代史讲座》和《土地制度

史》，尤其是后一门课激起

了我很大的兴趣。我没有读

过高中，初中的三年全是在

“文革”的派系斗争中度过

的，后来虽然自学了世界史

也读过一些马恩列宁的书，

但父亲的“修正主义”帽

子，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

理暗示和自我约束，纵然心里有很多为什么，

也不敢有自己的思考，比起同龄人也就是多记

住了一些词句和事件。先生一直是左翼人士，

又是民国时期那一代的马列主义新史学家，

那时的马列主义还绝对是“新学”而绝不是

“官学”，可以说是富有活力的。上世纪50

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即

当时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主要开辟的五个领域：

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

芽和民族融合问题。赵先生被公认是其中两朵

（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的创始人。学术含量

最大的创建在于建立体系上的史学范式。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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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学仍然没有脱掉阶级分析的框架，但是不

死板、不背教条、不畏惧权威，郭沫若、范文

澜这些史学界最高权威的观点经赵先生一剖析

也会发现漏洞百出，而且他完全是用自己的语

言、自己的思考，并且对和马列这些“老祖

宗”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都有比较，包括普列

汉诺夫、查苏里奇、卢森堡等等各自的观点，

听了赵先生的课使我感觉自己的视野一下就

有了一个飞跃。这门课最大的特点是“问题意

识”非常突出。一个问题套着一个问题，使人

总在“为什么”里遨游，调动你高度紧张的思

考，然后从逻辑关系上一层层地推开，在这个

过程中我突然有了把原来的“死知识点”贯通

整体的意识，甚至有了与先生不同的看法，这

让我非常兴奋，有了争论的冲动。因为我在我

们这一届研究生里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没有

自信敢与师兄们论理，但又心有不甘，以至于

室友说我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在跟人辩论。可以

说是赵先生的这种传道授业方式把我领入史学

领域的，后来我搞俄国农村公社研究就是受赵

先生讲“亚细亚生产方式”时谈到俄国公社的

启发。

五绝是博而通。先生上课大气磅礴，严谨

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形象生动的浪漫描述相辅相

成，纵向的中国几千年，横向的世界中世纪、

近现代全部在于胸中，背景越大所讲的那段历

史反而越清晰。我记得讲“井田制”的时候就

涉及到了罗马的军事隶农，西欧的马尔克、采

邑，俄国的村社。这种“大历史”的高屋建瓴

有一种大师对历史的驾驭感，“进得去，出得

来”，全然不像一般中学的历史课，扣着课本

贴着每堂课的那一段叙述，没有长时段的历史

感，又缺乏横向的比较，孤零零如同嚼蜡般地

讲“原因”、“意义”、“过程”。这种把整

个世界历史都融会于心中的比较方法后来一

直成为我治史的追求。先生的涉猎领域博大精

深，文学、哲学、史学、民族学、经学样样精

通，用他自己的话说，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

先生的另一特点是很有当代意识，那些

古代难懂的制度安排和官名在他的课堂上全部

都替换成了语言诙谐幽默、妙语连珠的现代对

应关系，现在卖得很火的李亚平写的《帝国政

界往事》、吴思写的《潜规则》里常见的比喻

“文革”前夕的赵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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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赵先生70年代末讲课的时候就在不断使

用，只不过先生的文章还是按照传统的手法写

作。据先生说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得益于从解析

几何训练过程中得出的“万斯通”办法，希望

学生成为“通才”而不是“匠人”，虽大但绝

不空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大题目越做越

小，小题目越做越大”。

20多年过去了，不但我们早已带了研究

生，我们的学生也都带了研究生，林林总总下

来的徒子徒孙队伍怕有百十号人了，当博导、

当大学校长、学科带头人、教授的比比皆是。

很多人在专业领域早就是“一方诸侯”，有的

能言善辩、有的板书写得行云流水、有的史料

倒背如流、但是就上课“综合指数”和“讲台

风度”上没有一人能达到赵先生的水平，用先

生常用的打分标准比喻，先生可以达80分，我

辈中最好的也就是60分上下吧。

率真个性

先生个性突出，十分真实，没有半点为

人处事的圆滑和环境的钳制，率真和透明得近

乎于孩子，绝对具有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

吼”的性格。因为他内外一致，口无遮拦，凡

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都会站出来抱打不平，性

急之时撸起袖子干仗都时有发生。他最见不得

以权势压人的“学霸”、“学阀”，为此得罪

了不少人。

建国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历次政治运

动，往往选择三缄其口，先生却是一个很少的

例外，当年他因为引用列宁的话要成仿吾尊重

知识分子被迫离开华大，后来又因为类似的原

因离开科学院，1957年“反右”时，本来很左

的赵先生又因发表文章《放的关键在于领导》

被打成“右派”，从山东大学被发配到兰州。

但是多年以来先生“不接受教训”，一直保持

着想说就说的“自我本性”和棱角鲜明的个性

自由。但是先生自己说，他比年轻时候狡猾了

许多，文章的风格也表现为胆怯，凡事想说又

不敢说，又不甘心于不说，文风就表现得曲折

了。

先生的率真还表现在从来就不隐讳自己的

缺点和挫折，对自己的经历既谈过五关斩六将也

提走麦城，对别人的批评、对学术观点的争论都

毫无掩饰，他在不断地更新自我，对自己过去的

评价都十分犀利。

先生不但是老教授，也

算是老革命了，“一二·九

运动”时是北平学联骨干，

曾与姚依林、郑天翔、王瑶

四人发起“抬棺游行”，抗

战爆发后他与北平一批革命

学生到山西参加中共抗日武

装，担任营教导员。建国后

一般人说起这种经历都会津

津乐道以为荣耀，如果在其

中栽了跟斗则会引以为憾乃

至引以为耻，但赵先生谈起

当 年 事 只 是 作 为 有 趣 的 经

历，一副平常心，无所隐讳

也 并 不 夸 耀 。 说 起 在 中 条

山 打 游 击 ， 他 坦 言 自 己 很

胆小，枪一响吓得腿肚子发

抖，不是沙场建功的料。到

了 延 安 又 回 到 西 安 ， 则 是

因为先天具有“自由主义性

格”，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

报告、服从组织纪律，在延

安呆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的 。 先 生 至 今 保 持 左 派 思

想，并不认为当年投身革命

是错了，但也决不遗憾自己

重归学林。“投笔从戎乃血

性，卸甲读书为率真，平生

不务趋时举，我行我素一凡

人。”他评论自己“小有才，有一点肤浅，

也有相当的骄傲”，这些年来“受客观与主

观的限制充其量是史学园地的一朵寒葩”。

先生在国民党时期作为反对派并不奇怪，

后来他也历经坎坷磨难，甚至女儿惨死，自己

“失业”，九死一生，几乎魂断夹边沟。到

了改革时期，先生自己的人生经历可谓否极泰

来，达于事业的高峰，可是他照样愤世嫉俗，

痛恨时弊，可谓永远的批判者。不能说他的批

判都是对的，但这种批判精神，在现今都实在

难能可贵。“学宗马列为求真，岂料违时竟渎

神，而今诸神皆粪土，犹有深山问道人。”
（本文摘编自《导师赵俪生》一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